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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應把握機遇認識國家
□李鋈麟

【讀者來稿】

當學弟學妹不願報考香港大學…… □蘇 曉

【議論風生】
剛剛過去的7月，筆者的母校香港大學結束了本年

度對內地考生的錄取工作。然而當我在網路上搜索相關
新聞時，看到了一個不斷重複的標題：《香港大學2015
年內地招生報名人數跌破萬人》。 「2012年和2013年，
香港大學收到申請分別是12438和12513份。此後，這一
數字回落，去年還有超過萬份，2015年則再次下降，只
有9400份。」不僅僅是香港大學，申請香港其他幾所高
校的內地學生數量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香港科技
大學下降兩成，香港理工大學跌34%，浸會大學和嶺南
大學更是降低了40%之多。

這資料讓我感到有些難過。學弟學妹們不再願意報
考我的母校。為什麼？

報考人數竟然大幅下降
筆者到網路討論區裡去尋找答案。在知乎社區的香

港大學話題下面，我看到了兩個問題。一個在2013年提
出： 「為什麼這兩年很多高考狀元選擇去香港讀大學？
香港大學都有哪些優勢？」另一個則在2015年提出： 「
高考狀元拋棄港校，如何看待香港高校熱的退潮？」兩

相對比，實在令我這校友心寒。而仔細看了下面的一些
回答後，原因似乎慢慢顯現。

由於內地同學來之前總是霧裡看花，只是從網站上
隔岸觀火，看不到真正的學校是什麼樣子。當然，香港
在民主、國際化……宣傳做得很成功，只有來了之後才
真正對香港學校的優勢有了一點感受。以下是2013年最
高票答案選摘：

第一，我認為香港的高校更多元化，更能尊重不同
人的不同選擇。內地的群體意識太強了，同學們的互相
影響讓人更容易被推着走而不是選擇自己的生活。由於
背景不同的人太多了，在香港這一年多變得更包容，更
理解。第二，香港確實更與國際接軌，讓人在大視野裡
更能理性思考。這不僅僅體現在全英文教學上。全英文
教學為它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由於習慣於閱讀英文文
獻，閱讀視野必然比中文文獻要廣，更能聽到國際上不
同的聲音。第三，為未來提供了更多可能。內地同學大
多數選擇讀研。相反，由於香港的高工資和本科工作潮
，讓我們的選擇機會更多。留港，回內地，或者出國讀
書。第四，讓我成為更獨立，更堅強的人。在這裡作為
「少數人」（學校中的75%是香港學生），面對激烈的

兩地矛盾，開放的學校環境（沒有人諸如輔導員一樣的
人管你），必須要變得更獨立，更堅強，更能自己應對

問題，抓住機會。
到了2015年，內地同學的答案主要變成以下兩個方

面：一方面，我所見的學霸們對學術氛圍的熱愛超乎尋
常，而學術要求穩定，穩定就不能有政治問題瞎攪和，
因而最近港校熱退去一事無不與此相關。對於有的狀元
來說，可能這還是首要因素。另一方面，港校的確降溫
了， 「佔中」是一個家長考慮得比較多的因素，但從考
生自己的角度來說，更多是因為幾年的盲目推崇過後普
遍冷靜下來了，而 「佔中」恰好遇上了這樣一個階段，
使放棄港校的決心更加堅定而已。

校園成政治風暴中心
筆者看了一遍還是沒人承認香港的影響力及吸引力

下降的，也沒人說香港的大學在這次運動中扮演的不光
彩的角色，也沒人說香港整個的環境變得愈發保守，意
思就是說把狀元們都當傻子嗎？坦白說，最近一兩年大
學生上街示威的事後續影響蠻大的，筆者有認識的高分
學生及其家長本來很想報港校，後因擔心安全問題以及
被排擠，最後還是去了內地名校。

當然，也有許多客觀因素，比如內地高校水準的不
斷提升，直接出國讀書比以前更加容易等等，但筆者還

是覺得有一個答案裡提到的觀點很重要：決定高考考生
報考學校的很大一個成分是家長，而家長們最關心的不
是學術自由，不是上升空間，而是孩子的人身安全。

2013年的香港，也有矛盾，但是在應屆學生眼中，
依然是一個大家可以做出自己判斷的地方。2015年，僅
僅兩年過去，香港似乎已成許多人心目中的是非之地、
衝突之地，一個不穩定，甚至不再安全的地方。想想最
近又鬧得沸沸揚揚的衝擊校委會事件，雖然當事人也許
有我所不了解的訴求，但是想想那些看到新聞的父母們
，他們還敢讓自己的孩子到這樣一個處暴風中心的大學
校園裡去，度過成長中如此重要的四年時光嗎？當年我
曾引以為傲的多元價值觀何在，包容與理解何在，理性
思考何在？

然而我相信，這座百年的校園，經得起考驗。畢竟
，這裡曾是張愛玲的母校，這裡曾是孫中山說過的： 「
我有如游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
地。」這裡更多的學生們，依然懷抱着一顆赤子之心在
學習知識，為明天的夢想而努力。筆者依然願意自豪地
告訴我在內地的學弟學妹們，我畢業於港大，我從未後
悔這個決定，希望你們也一樣。用你們年輕的心，去守
護這一片本應是淨土的校園吧。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星期四

反對派的本質是 「抗中」，二三十年來，從沒有改
變。對其頑固性千萬不要低估，否則便會犯錯誤。

否決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中央決定而制定的政改
方案，就是百分之百的 「抗中」表現。他們聲稱 「擁護
『一國兩制』」，完全是謊言，絕對不能相信。基於 「

抗中」，他們明知政改方案獲得六成以上市民的支持，
仍然踐踏民意，這不是刻意與民眾作對嗎？如此頑劣，
乃因他們認定政改方案不利於他們參選行政長官。說白
一些，只有他們有機會參選，那才是真普選，他們就是
要政改方案為他們度身訂造。

中央早已明言，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道理非常
簡單：只有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才能貫徹落實 「一國
兩制」方案和基本法，這不但有益於國家，也確保香港
長久的穩定繁榮，這是包括七百萬港人在內的全國人民
的共同願望。如果是愛國愛港者，如果真正希望香港興
旺發展，政通人和，怎會與中央對着幹，刻意與特區政
府頂牛，弄得政局十分混亂，人心惶惑不安？老實說，
若不是這些反對派 「搞搞震」，香港早已太平盛世。這
些年來，祖國發展一日千里，國運亨通，國際交往頻密
，香港背靠國家，自然商機處處，大有裨益。可惡的是
，反對派偏要搞破壞，從中作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猶自樂此不疲，真是罪孽。

反對派參政，旨在參與或取得對香港的管治權。對

所有的從政者來說，有此願望，本來無可厚非。可是他
們卻偏要 「抗中」，甚至幻想可以成功，因為他們認為
最終可以迫使中央讓步。這不只是奢望，而且腦袋發昏
。要中央政府支持一個與中央對抗的地方政府，這樣的
先例，試問在哪裡出現過？猶自發這樣的白日夢，能不
令人感到驚奇？

否決政改之後，他們繼續其不合作運動，最明顯的
就是在立法會拉布或姑息拉布，破壞政府施政的正常程
序，使創新及科技局遲遲不能成立，民生備受影響。劣
跡斑斑，莫此為甚！他們就是以自己的所作所為，證明
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搗亂分子。他們竟然以得意洋洋的姿
態，愚弄廣大市民，玩弄民眾於股掌之上。可以肯定，
如此頑劣的人，今後還會變本加厲，蠻幹下去，以搞亂
社會為快。對此市民確實需要睜大眼睛，看穿他們的真
面目，千萬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千萬不要對
他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否則就會上大當，吃大虧。

他們這一夥人並不團結，表現亦不相同，有的十分
極端，有的較為 「溫和」。極端固然使人憎惡， 「溫和
」是否可取，還要看實質。倘若表面上 「溫和」，卻在
原則上 「抗中」，違反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仍然是
十分錯誤的。否決政改方案，表明他們在重大的政治問
題上一致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背棄 「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一點也不溫和。我們必須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提
高政策和策略水平，在未來的歲月，擊敗反對派的陰謀
，擴大團結面，維護社會的穩定繁榮。

8月5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由本港多個青少年制
服團體聯合舉辦的「同心同根萬里行2015」，啟程前往
北京和湖北省恩施市，展開九天八夜的交流之旅。在北
京期間，交流團將參加一系列的訪問交流活動，包括
天安門廣場的升國旗儀式，以及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
大型交流活動。在湖北期間，交流團還將領略當地獨
特的社會風俗及自然景觀，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同心同根萬里行」自2002年舉辦以來，已有數
以千計的本港青少年北上內地參觀訪問。相信每一年
的活動，都能令本港青年大開眼界，增進對國家的了
解和認同，但這還遠遠不夠。眾所周知，去年以來的
佔領行動，以及今年圍繞政改方案、自由行、水貨客
等議題的爭拗，令本港青少年對內地、對內地居民的
隔閡加深。再加上現時極少數傳媒的選擇性報道，令
不少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知產生了嚴重偏差，導致不
少青少年對內地交流望而卻步。

現時國家經濟發展一躍千里，轟轟烈烈的深層次
改革，令內地社會出現了新變化。伴隨着自由貿易區
的設計及 「一帶一路」戰略的啟動，亦讓更多內地青
年加入創業大軍。反觀香港，受困於傳統的四大支柱
產業，新興產業發展受限，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導致
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年輕人對現實失望，對未來無望
。如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建議本港年輕

人不妨多去內地走一走，看一看，開拓視野之餘，亦
有機會發現前景廣闊的事業機會。

除了開拓眼界，亦要讓年輕人學會理性務實。現
時的年輕人，關心社會議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及建
議，這是好事，但關鍵是用什麼方式，用什麼立場去
表達。

早前港大學生會因為不滿校方對甄選副校長的決
定而衝擊校委會會議，就是典型的無理取鬧，嘩眾取
寵。假設一家公司對外招聘副總裁，開會討論期間被
一班不滿副總裁任命的員工干擾甚至中斷會議，將是
多麼的幼稚及可笑！本港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及創新意
識很強，值得內地青少年學習；但與此同時，本港青
少年亦應借鑒內地青少年在複雜艱難的環境中樂觀向
上，理性務實的精神。無論社會發展如何變幻莫測，
唯有務實、拚搏才是人生制勝的法寶。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希望參加是次 「同心
同根萬里行」活動的本港青少年朋友能夠把握機遇，
了解我們的國家，結識更多的內地青少年朋友，為自
己未來的事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亦希望本港各界
人士更夠帶領更多青少年赴內地參觀交流，讓我們的
下一代能夠更全面的認識國家，把握國家發展的每一
次大好機遇，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國家的興旺發達
作出不朽的貢獻！

作者為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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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維
持

了
不
同
文
化
、
意
見
和
價
值
的
平
衡
，
社
會
如
此
，
大
學
亦
是
；
二
是

近
三
年
舊
平
衡
被
打
破
，
社
會
政
治
化
必
定
反
映
到
大
學
裡
來
。
袁
國

勇
沒
有
說
或
者
他
未
必
能
說
的
是
，
香
港
從
長
期
受
英
國
管
治
到
中
國

一
個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歷
史
性
轉
變
，
必
定
重
塑
香
港
政
治
，
也
必
定
要

求
香
港
的
院
校
自
主
模
式
發
生
同
香
港
歷
史
性
政
治
巨
變
相
適
應
的
深

刻
變
化
。

香
港
政
治
尚
處
於
深
刻
轉
變
的
初
期
。
﹁佔
中
﹂
為
何
能
夠
持
續

七
十
九
天
？
非
法
﹁佔
中
﹂
倡
導
者
和
骨
幹
為
何
至
今
仍
能
逍
遙
自
在

？
因
為
傳
統
政
治
勢
力
及
相
應
觀
念
依
舊
強
大
。
以
陳
文
敏
應
否
出
任

港
大
副
校
長
而
論
，
如
果
支
持
者
不
以
為
他
們
在
香
港
社
會
依
舊
擁
有

強
大
勢
力
，
那
麼
他
們
是
不
會
將
這
一
港
大
內
部
事
情
公
諸
於
眾
的
。

陳
文
敏
至
今
堅
持
志
在
必
得
港
大
副
校
長
一
職
，
也
是
自
恃
其
支
持
者

頗
具
力
量
。
今
年
九
月
，
港
大
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可
能
議
決
陳
文
敏
是

否
出
任
一
事
。
無
論
何
種
結
果
，
都
不
是
所
謂
院
校
自
主
的
勝
利
而
是

香
港
政
治
較
量
一
個
回
合
的
結
局
。

誠
然
，
大
學
畢
竟
是
教
學
和
科
研
的
園
地
，
不
是
政
治
舞
台
。
如

果
校
園
或
課
室
充
斥
政
治
爭
論
和
鬥
爭
，
如
果
學
生
和
教
員
將
大
部
分

時
間
和
精
力
用
於
政
治
活
動
，
那
麼
就
不
是
院
校
自
主
的
問
題
，
而
是

院
校
是
否
還
成
其
院
校
的
問
題
了
。
如
果
容
忍
暴
力
衝
擊
大
學
決
策
層

會
議
、
破
壞
大
學
正
常
運
作
，
那
麼
，
就
更
不
是
院
校
成
何
體
統
的
問

題
而
是
香
港
還
是
不
是
一
個
法
治
社
會
的
問
題
了
。

處
理
政
治
問
題
守
兩
原
則

香
港
大
學
以
及
其
他
大
學
同
社
會
各
界
一
道
正
處
在
香
港
歷
史
性

轉
變
關
頭
，
在
院
校
自
主
範
疇
處
理
政
治
問
題
時
需
要
把
握
下
列
兩
項

原
則
：（

一
）
有
利
於
建
立
和
推
進
香
港
與
國
家
、
香
港
高
等
院
校
與
內

地
同
行
之
間
的
良
好
關
係
。
教
員
和
學
生
作
為
個
人
，
可
以
發
表
不
利

於
香
港
與
國
家
、
香
港
高
等
院
校
與
內
地
同
行
關
係
的
言
論
，
可
以
不

參
與
內
地
學
術
活
動
，
但
是
，
香
港
的
高
等
院
校
不
可
以
也
不
可
能
那

樣
做
。（

二
）
有
利
於
建
立
和
推
進
香
港
本
地
經
濟
轉
型
社
會
演
變
與
政

制
發
展
之
間
的
協
同
和
協
調
。
教
員
和
學
生
作
為
個
人
，
可
以
發
表
支

持
反
對
派
的
言
論
，
可
以
加
入
反
對
派
政
治
團
體
，
可
以
投
身
反
對
派

政
治
活
動
，
但
是
，
香
港
的
高
等
院
校
不
可
以
也
不
可
能
那
樣
做
。

陳
文
敏
是
香
港
大
學
的
一
名
法
律
學
教
授
，
早
就
充
分
享
受
個
人

自
由
而
發
表
支
持
反
對
派
的
言
論
，
介
入
反
對
派
的
政
治
活
動
。
人
們

沒
有
因
為
他
的
政
治
立
場
、
政
治
表
現
而
質
疑
其
教
授
資
格
。
現
在
的

問
題
是
，
他
競
聘
香
港
大
學
的
副
校
長
，
而
據
其
一
方
披
露
，
他
已
被

港
大
有
關
機
構
向
校
務
委
員
會
推
薦
出
任
這
一
職
位
的
唯
一
人
選
。
儘

管
多
這
樣
一
個
人
加
入
香
港
大
學
管
理
層
未
必
對
港
大
政
治
傾
向
有
重

大
影
響
，
但
是
，
值
此
香
港
政
治
深
刻
轉
變
之
際
，
有
關
任
命
的
政
治

氣
息
所
產
生
的
政
治
影
響
是
不
能
低
估
的
。作

者
為
資
深
評
論
員
，
博
士

【港事港心】

反對派本質􀎠抗中􀎡冥頑不靈
□桂 松

【有話要說】 院
校
自
主
能
超
越
政
治
嗎
？

□

周
八
駿

【
知
微
篇
】

港大，我為你哭泣 □香港大學校友 魏靖汶

港大校委會遭暴力衝擊，只要不帶政治偏
見都應當分辨出是非對錯，但正如港大遭政治
黑手入侵，一些政治勢力極力要將 「黑說成白
」、將暴力說成真理。但慶幸的是，香港仍有
一班有良知的學者、教授，敢於道出事實真相
，敢於向政治黑勢力說不。

連日來，為圖轉移視線、美化暴力衝擊事
件，反對派喉舌媒體狂轟濫炸，一方面替暴力
極端學生開脫，另一方面極力攻擊持質疑意見
的大學學者。一批政治寫手，更是用上所能用
的惡毒用詞。但是非黑白無可改變，反對派再
瘋狂反倒引起更大的反感。一批敢言的學者無
懼打擊，直面政治醜惡。

以劉遵義教授為例，事後第三天發出 「拯
救我們的下一代」的吶喊，怒批違法亂事者，
呼籲 「強迫、武力和恐嚇應該在香港，尤其是
一所高等學府，無立錐之地」、 「如果我們的
下一代不知禮也不知恥，香港就不會有前途」
。上周以辭職去警醒港人的袁國勇教授亦直言
，對擾亂校委會會議秩序的行為感到非常痛心

。同為港大教授的 「名醫」盧寵茂痛斥：政治
入侵校園，令人恐怖。事發當日遭到襲擊的李
國章教授更指出，事件完全是 「文革」歷史重
演，教授慘遭 「私刑」對待。

再有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於報章撰文
，批評學生會的極端言行，怒斥外來政客的干
預行徑，更是直斥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意圖
當上港大副校長的陳文敏違法治、壞校規。

到昨日，再有科技大學教授雷鼎鳴在《信
報》撰文，針對反對派寫手攻擊港大校委盧寵
茂突然跌到是 「插水」，雷鼎鳴認為是胡言亂
語， 「在學術界中的頭面人物大都會重視身份
，絕對不屑做偷三摸四之事。盧跌倒後在某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口中所說出的 『插水』，我
一聽便知是胡言亂語。盧是何等樣人，怎可遭
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香港市民真應感到慶幸，在如此惡劣的環
境下，仍然有如此多敢言的學者教授，敢於承
擔社會道義，維護香港市民珍視的核心價值觀
。相信在他們的努力下，會有越來越多市民認
清事件本質，揭露反對派的陰謀。

良知學者 香港之幸 □孔興洲

【指點香江】
記得還未進入港大前，我和爸媽在那次暑假來到港大。是

一種敬仰之情吧。上了大坡，一眼就能看見那道門框，上面寫
着四個大字──香港大學。當時那裡還有很多內地的家長和孩
子遠道而來。這種同眾效應，不約而同的，想來也特別。這或
許是十年前，對於內地剛剛開放港校招生不久的那種憧憬和寄
託吧。香港，總有一種魅力，讓我們有了移居他鄉的勇氣和遐
想，希望這個社會是人生的一個嶄新開始；港大，總是一個嚮
往，讓我們有了信心和榮耀，希望這所大學是人生的一座寶貴
殿堂。

不知道從何時起，我努力想融入香港社會，這種努力來自
父母的叮囑，同學的熱心，還有自己的信心。多少個春秋，日
日夜夜的努力；多少個初夏，百感交集的等待；多少個中秋，
千里之外，我們不能和家人團圓，卻依舊拭去電話那頭的淚水
，覺得這是一份新的幸福。而這一切好似漸漸又成為了逆鱗，
不知是我錯了，還是我不適合？我來到香港念書，看到這裡的
是是非非真是精彩，也分外好奇，有從未有過的感覺。於是，
開始涉足，開始思考，開始困惑，經歷歲歲朝朝便產生了暗湧。

不知道這是否代表我們這一代新港人作為港漂的心酸，一
直被嘲諷：想生根，就要先脫掉漂的帽子。可為何我們脫不了
這個 「緊箍咒」，是我們不情願，是我們不夠優秀，還是這裡

的土壤不適合我們生根發芽？不，也許是更為複雜的內心情感
和現實條件。

記得2008年，家家戶戶都圍坐在電視機旁觀看北京奧運開
幕式。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時刻。那時，我
們不但看到每一個國家代表隊伴隨着中國傳統與時代相結合的
旋律英姿矯健，更聽到寬闊的 「鳥巢」中，每一個國家隊出場
時那參差不齊的歡呼聲。記得很清楚，當播音員念出： 「
Hong Kong，China！」全場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還出現了
許許多多的觀眾手持五星紅旗和紫荊區旗在風中搖曳，幸福的
陶醉着，嘴裡像是唱着什麼，應該是《始終有你》，應該是《東
方之珠》，應該是《獅子山下》。這一刻，感到香港就在每一個
國人的心中脈動，在每一次中國的正能量中迸發着。大家都祝
願香港好，大家都希望中國是一個團圓的家，人人幸福安康。

故事的由來，本是一首動人的香江情，而當我們踏入其中
時，多少年的汗水與期待卻盼來了離譜的演奏。當我看到香港
大學學生會的卑劣手段時，我看到了 「文革」 的亡靈死而復生
；當我想起 「明德格物」 這四個字時，它好似和我們這個時代
漸行漸遠；當我讀到百年校園的歷史時，就如同少林寺的藏經
閣被大火毀於一旦；當社會被撕裂的時候，我們內心那份對香
港獨特的愛也被無情的撕裂了。如今，那銅鑄的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依然擺在校園門口，卻已鏽跡斑斑。看上去沒有太
多人去重視，讓它野蠻生長，讓它黯然神傷。


